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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近代汉语时期，出现了一些与一般把字句不同的
比较特殊的把字句。例如，表示致使义的把字句、零谓语把字
句、把字句与被字句糅合的句型。对于这类比较特殊的把字
句，学界的研究还不多。本文就力图着眼于这些比较特殊的把
字句，以近代汉语文献资料为基础，探讨近代汉语特殊把字句
的类别、语法意义和形成概况 . 
关键词：近代汉语；“把”字句；研究综述

1　选题缘由
“把”字句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之一， 近年来成果颇

丰。无论是现代汉语、还是近代汉语的相关研究都颇为丰富。
学术界对“把”字句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有一定的共识，对各个
时期材料的描述和分析也较为细致。但在现代汉语方言和近
代汉语文献研究中，逐渐的，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些
特殊的把字句，如表示致使义的“把”字句、零谓语“把”字
句、把字句和被字句糅合的句式以及“把 / 将 +NP+ 来 +VP”
的特殊结构。

2 　研究综述
（1）近代汉语中特殊“把”字句的提出与重视。学者们

在对“把”字句的汉语史研究中，逐渐发掘出了一些“特殊”
的“把”字句，它们或意义上较弱地甚至不表示处置语义，或
格式上不同于常规的“（施事主语）+ 把 + 受事主语 + 动词”
格式，句中没有谓语动词。对特殊把字句的考察最早可见于
王力《汉语史稿》：“就意义方面说，处置式的用法，到了近代
也渐渐超出了处置的范围。特别是在元明以后，它可以用来
表示一种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。”这种表示“不幸或不愉快”
的把字句，就属于我们要谈的特殊“把”字句。我们总结了学
者们研究中涉及的几类近代汉语特殊“把”字句，主要有表示
致使义的“把”字句、零谓语“把”字句、“把”字句和被字句
糅合的，以及特殊的“把”字结构“把 +VP+ 来 +VP”。

（2）关于近代汉语特殊“把”字句的语法意义研究概况。
对于这些“把”字句到底是不是把字句，表示的是处置意义、
致使意义、还是遭受意义，学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，对于
这种特殊“把”字句，主要有下面几种看法：

一是处置说。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试图对整个把字句作统
一的解释，其中对于处置的理解也各有不同，沈家煊（2002）
讨论现代汉语的把字句的时候，提到了近代汉语的“偏偏把
个晴雯姐姐没了《红楼梦》”，认为这类把字句是一种“主观
处置”，“即说话人主观认定主语甲对宾语乙做了某种处置”，
表达“说话人对客观事件的认识”。王红旗（2003）认为“把
字句的致使意义是由述语动词表现的，如果只考虑述语动词
与相关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，把字句的意义概括为致使是准
确的，但是考虑到介词把在把字句的意义表达中所起的作用，
用致使概括把字句的意义就不够了。介词把具有控制意义，因
而把与其宾语就有及物关系，把后的述语动词也与把的宾语
有及物关系。前一种及物关系是控制，后一种及物关系是致
使，因而把字句的句式意义就是控制性的致使，也就是处置”，
把处置理解为“控制性的致使”。

二是致使说。对于把字句“致使性”的较早观察应该是
黎锦熙（1932），他在研究国语中动词的灵活性时，指出“如今
没奈何，把你‘雇’在隔壁人家放牛 ”中，“这‘雇’字乃是

‘使被雇’之意，转了被动，再成使动，只可意会，不可图表的”。
吕叔湘（1980）在分析把字句的用法时，指出动词后带结果补
语的属于“特种”，如“没把个妹妹急疯了”、这个句子中因为
其中动词用法特别——其中本是不及物的动词具有了“致动”
意义，就变得及物了。蒋绍愚（1999）把“把 +Sa+VP”分成
两类：一类是由表使动意义的动宾句转换来的，如“多到半合
儿把我来侥幸杀（元曲选《合汗衫》）”；一类是由工具句转化
而来，如“你把你那女儿改嫁了我吧（元曲选《秋胡戏妻》）”。
认为两类句子“都有表示致使的意思，句中的‘把’都可以用

‘使’或‘让’来替换”。叶向阳（1999）认为“怎么忽然把

个晴雯姐姐也没了（《红楼梦》）”这种类型的句子（也就是
前面说的“表致使义的把字句”）的语义是致使，认为“‘把’
字句表达致使，谓语构成中必有致使事件。这类句子谓语部分
缺少致使事件，却又用‘把’字句作表达形式，致使事件的缺
少给整个句子带来一种受无形力量打击、左右的含义，其特有
的修辞色彩正是‘把’字句的致使性赋予的”。吴福祥（2003）、
蒋绍愚、曹广顺（2005）都把“把”字句分为“广义处置式”、

“狭义处置式”和“致使义处置式”，认为“致使义处置式中
介词‘把 / 将’的宾语语义上不是动词的受施，而是它的当
事或施事；整个格式具有一种致使义”。类似观点还有宛新郑

（2005）、周红（2006）、张豫峰（2005）。
三是遭受说。郭浩瑜（2010）提出以往的研究者归入致

使义把字句的一些句子既不能用“处置”义来概括，也不能
用“致使义”来概括，其语法意义是“遭受（损失、不幸、不如
意）”。其篇章功能是充当背景信息，作为后续事件发生的原
因。从来源看，这种“把”字句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为“偏又
把凤丫头病了”，是通过致使义“把”字句功能的扩展产生的；
另一类为“贾老儿既把个大儿子死了”，是通过“把”字提宾
结构类推产生的。

（3）关于近代汉语特殊“把”字句形成的研究概况。近
代汉语研究中，一般认为致使义把字句的出现晚于处置式，最
早见于晚唐五代，到了元明以后逐渐增多。王力（1955）认为
它是处置式的活用格式，把它称为“继事式”，“它并不表示一
种处置，只表示此事是受另一事影响而生的结果，在形式上和
处置式完全相同”。蒋绍愚（1997）提出了“功能扩展说”，把
这种不同于一般处置式的致使义分为三类：由“使动 + 宾语”
动宾句转成的，由“VC+N”或“V+ 得 +C+N”(V 由 N 发出）
动宾句转化来的，这两类不是功能扩展。但这两类把字句在特
定条件下，有表致使的功能。第三类“句中的动词既不是使动，
也不是动结式，而是一般动词”，句式之所以具有致使义是由
前两类功能扩展而来。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郭燕妮（2008），她
认为致使义“把”字句是处置义“把”字句功能扩展的结果，
但二者在句法结构、句式语义和语用价值上存在明显差异。冯
春田（1999）认为“从意义上说，汉语的处置式从处置的给、作、
到以至于表示其他的处置，又出现致使义处置式，是处置式发
展演变的结果，是同一基本类型的处置句式本身的嬗变”。但
表示“处置的给、作、到”的处置式如何发展成“表示其他的
处置”，又怎样演变为“致使义处置式”，冯著并没有具体说明。
吴福祥 (2003) 则认为致使义处置式的形成是通过转喻由一般
处置式的二价或三价 VP 到一价 VP 的词汇扩展而来。

近年来，许多学者都对“零谓语把字句”的形成机制进
行了研究，总体上可大致分成以下几种观点，一种认为这一特
殊句式是把字句省略动词的无动形式。俞光中、植田均（1999）
认为这种句式是“有意省略动词，只剩下‘把 N’”，“是把字句

‘带有修辞语用目的的一种形式’。”王文晖（2001）对这种观
点提出了反对，认为“如果是省略形式，那么，被省略的部分
应该可以补出来。可是从上下文看，很多句子后面无法加上
相应的动补结构或其他动词性成分”。蒋平（2003）认为这种
把字句的“把”是动词而不是介词或其他词性，它表示“抓”、

“打”、“对付”的意思。近代汉语这种把字句的结构是 :“主十
动十宾十宾补”。由于这种把字句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处置式
把字句，所以严格地说，它不是把字句，而是“把”作动词的
一种行事句。之后，周琼华（2009）在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，

“认为这种特殊把字句起于最初有意或无意的动词省略。在一
定的语境中，某些动词由于使用得非常频繁，或者由于约定俗
成的缘故，在使用上被固定下来，从而使听话人在听完前半句
后，就能准确地猜测到后面的内容”。“这种句式在被频繁使用
后，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动词省略行为了，而是定型为一种
句式，一种把字句的特殊句式。”这些观点的矛盾之处都值得
进一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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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是：被迫卷入的，但是又心甘情愿，就像爱情。简而言之，“追
随”是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。

对路小路而言，追随的对象是厂医姐姐，他和她曾经在工
厂的医务室里，在下雪日子里享受着《雪国》式的诗意；追随
的对象是宝珠，他和她在幼儿园时期两小无猜，但是直到十几
年之后两个人再次相遇，宝珠姑娘已经是戴城大学的大学生，
两个人一起经历了做临时工的困顿，以及失业之后找不到方
向的迷茫，最后走投无路的路小路追随已经成为外资公司白
领的宝珠姑娘而去。在路小路的追随旅途中，“厂医姐姐”是
个时不时地出现的近乎抽象的情人形象，她对路小路的影响
在于启蒙其在文学、艺术方面的欣赏，这种近于文艺青年享受
的片段回忆成为困顿当中的路小路的享受；而不同于“厂医姐
姐”的模糊形象，宝珠姑娘是面目清晰的、有具体可见形象的
恋人形象，大眼睛、狐狸鼻子、眉毛浓重，对路小路怀着初恋般
的爱慕，始终不离不弃。或者可以说，厂医姐姐是路小路心中
的精神支撑，而宝珠姑娘是路小路心中的女神的肉身形象，她
真实、傻气，不会像厂医姐姐一样抛弃路小路，投奔美国的黄
金海岸，而是站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路小路身边，如同天使
一般要拉他上天堂：宝珠的背后是一盏日光灯，被灯光衬着，
它像一个俯身要拉我上天堂的天使。［2］这幅画面让人想起基
督教的传统里圣母和天使的形象，但是这里不是宗教式的救
赎和得救主题。路小路的追随，看似是追随恋爱对象的过程，
内里则是接近神性的过程。路小路的形象在小说里是有一种
缺陷美的，就像他在《追随她的旅程》中对于钟爱的古典小

说《西游记》的解读：“四个有缺陷的人，结伴去寻找完美，当
他们找到之后，世界因此改变。《西游记》的奥妙在于，在此寻
找过程中，乃至到达天路之中，作者从未改变他们的人生观。”
这种“西游”人生观在路小路们身上体现为对于成长的认识，
成长过程中虽然经受了一次次磨难，但是这些磨难之后路小
路们依然没有找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们
无限接近于神性，虽然未必“到达黄金海岸，至少，我们没有坐
以待毙。”

4  结束语
路内的《天使坠落在哪里》是沾染了20世纪末的空虚、无

聊的青春式写作的情绪，但是在其间又能发现一些较之以往
所不同的内容，不仅仅是对所谓西方黑色幽默经典系列以及
中国的先锋文学序列的模仿，还有企图以一种“好看”的文学
形式表现一个时代的青春、成长的野心。不过，有时候“好看”
的形式能否脱离于旧有的审美情感模式，创造出新的积极的
青年生活态度仍是需要深思的问题。

参考文献：
［1］  路内 .少年巴比伦［M］.重庆：重庆出版社，2008：128.
［2］  路内 .天使坠落在哪里［M］.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

2014：214，330.
［3］  孙立平 .断裂［M］.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3.

作者简介：张雪妞（1989—），女，河南人，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，
研究方向：中国现当代文学。

（上接第163页） （+ 其他成分）+Prep.+OJ+ 其他成分。例如，“你
吃饭时间咋总是跟我倒哩不一样呢？”（你吃饭时间怎么老是
跟 / 和 / 同我们不一样呢）“佢一直在跟别个做事。”（他一直在
替别人做事）“佢走来跟我露了一眼。”（他走来对我翻了个白
眼）“你以为跟 / 在房里不出来就可以躲脱哩？”（你以为躲在
房间不出来就躲得掉吗）“记得吃了饭跟 / 在屋里做作业。”（记
得吃过饭后在家做作业）。有时也存在两可的情况：动词既可
以在介词前，也可以在介词后。例如，“这伢长哩跟屋人完全不
像。”（这孩子长得跟 / 和 / 同父母完全不像。）和“这伢跟屋人
长哩完全不像。”这两种格式在普通话和九江话中都存在，不同
的是普通话第一种格式（动词在介词前）用得比较少，而主要
运用第二种格式（动词在介词后），而九江话正好相反。

（3）第三种格式就是：S+ 修饰性成分（Adv. 或句首修
饰语等）+Prep.+OJ+V（+ 其他成分）。例如，“大家都跟你着
急。”（大家都替你着急。）“就跟佢，做了不晓得几多事！”（单
为他，不知道做了多少事情！）“就算我不去，跟你有么斯关
系？”（就算我不去，跟 / 和 / 同 / 与你有什么关系？）。

4　结语
本文通过对九江话介词“跟”与普通话相关介词的对比

分析得出其特点，然后从语法、语义、语用及句式等方面对其
进行详细的描写，与此同时还涉及九江方言中其他有特色的
介词及其用法。遗憾的是描写过后却没有体现其特殊之处，特
别是在句法功能和句子格式方面没能突出其方言特色，也没
有就某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。此外，鉴于实践调查
的局限，有些观点仍待考证。

参考文献：
［1］  黄伯荣，等 .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［M］.广东人民出

版社，2001.
［2］  莫超 .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［M］.中国社会科

学出版社，2004.
［3］  张林林 .九江方言中的“等”字句［J］.九江师专学报，

1989（2、3）.
［4］  周小宾 .介词的语法性质和介词研究的系统方法［J］.

中山大学学报，1997（3）.
［5］  何薇 .汉语常用对象类介词的分析与教学［D］.苏州大

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4.

作者简介：黄亚芳，上海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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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力（1955）认为“被动式和处置式可以同时并用，在

这种情形这下，处置式的目的语所表示的事物，须是被动式主
语的附属品。唐钰明（1988）以一句话概之：这种“被 + 把

（将）”的句型是在“被”字句动词带宾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
的。袁宾、何天玲、陈效胜（2001）提出了直接转换这一机制，
认为处置式与被动式的糅合句型是由零主语被动式直接转换
而成的。楼枫（2011）也认为“零主语被动句和处置式的产
生，是处置式与被动式进行糅合的基础。有了零主语被动句和
处置式，还要遵循母型同时共用原则，才能最终导致糅合句型
的出现。”“把 / 将 +NP+ 来 +VP”结构，长期以来，语言学界
对这种句法结构形式重视得不够，在研究过程中，也常常把它
同“把 / 将 +NP+VP”结构混同在一起，如蒋绍愚（1999），李
思明（1994）等，冯春田（1999）只是一带而过这种句式。所
以迄今为止，我们能看到的语法论著都还没有对这种带“来”
的处置式的形成机制进行过专书或专题的研究，。只有王兴全

（2010）认为它发展演变的途径是：“把 / 将 +NP+ 来 +VP”形
成之初是一个连动结构，“来”作为动词“把 / 将”的补语，为
趋向动词，后随着 VP 语义复杂化以及“把 / 将”所带宾语的
泛化，“来”字逐渐虚化为一个无实义的语助词而脱落，“把 /
将”表“持拿”“牵引”的动词意义也逐渐弱化，最终语法化
为处置式的语法标志。

3　小结
现有的关于特殊“把”字句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问题。

总之，“把”字句的研究由来已久。而在唐五代前后开始出现
的这些与一般典型把字句不同的“把”字句，它们的语法意
义、语用功能，句中“把”字的性质、来源、演变以及各类之间
的关系如何仍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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